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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承和发扬边疆研究的中国传统
∗

周伟洲∗∗

编者按：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２ 日 “第四届中国边疆

学论坛” 期间，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组

织的对周伟洲教授的深度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第四届中国边疆学

论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

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

访谈人： 张帆，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助理研究员

张帆： 周老师您好！ 欢迎您来成都参加 “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

周伟洲： 你好。 我来过成都很多次， 小时候还在成都生活过一段时间。

张帆： 是什么时间？

周伟洲： 中学的时候。 我父亲是成都铁路局一个普通的小职员， 因为

工作原因经常调动。 １９５２ 年， 因为一次工作调动， 我们全家迁到了成都生

活。 我有幸进入当时的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学习， 成都第七中学

原来叫国立成都县中学。 那个学校有 １００ 多年的历史。 我入学的时候校址

在青龙街， １９５５ 年学校迁到磨子桥， 离成都工学院和四川大学很近。 每到

星期六， 我经常到成都工学院的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 成都工学院就是后

来的成都科技大学， 现在已经和四川大学合并了。 整个中学六年， 对我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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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洲 （１９４０～）， 男， 广东开平人，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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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我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非常关键。

张帆： 这话怎么说？

周伟洲： 我从小就爱看书。 记得 １９５１ 年在重庆读小学五年级时， 一次

上历史课， 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都答不上来， 最后叫我回答， 我答

得很圆满， 得到老师的夸奖。 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 预兆着我以后将

从事史学研究吧。 不过当时我对历史没有特别的兴趣， 主要爱好是文学。

刚才我说过， 我父亲是一个小职员， 家里七个子女， 我排行第三， 有

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 家境贫寒， 没条件买书藏书。 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

一家书店里， 蹲在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 有时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到了成都读中学 （成都第七中学） 以后， 在众多课程中， 我对语文、

历史特别偏爱。 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 管理严格的图书馆， 使我得益

匪浅。 我从学校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 如

饥似渴地阅读。 在初中， 我主要阅读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到高中， 则

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当时， 学校图书馆里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几乎都读

过。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

神， 英国作家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 法国作家

巴尔扎克、 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 俄国作家普希金、 别林

斯基、 果戈理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

当时， 我简直着了迷， 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 “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

看， 死了也值得” 之类的话， 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高中一年级， 团支部组

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 “帮助”。 本来我是

准备学理工的， 功课门门都是五分，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嘛。

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 在一些文科同学的鼓动之下， 最终决定专攻

史学。 因此， 到高中最后一学年， 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 狂热地阅读历史

著作， 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下或锅炉房里苦读。 我当时认为， 中国历史上

下几千年， 史籍浩如烟海， 考古文物层出不穷， 可以大有作为。 而且文史

不分家， 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 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

张帆： 考上大学以后您就离开成都了？

周伟洲： １９５８ 年， 我带着这些天真的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 没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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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西安一待就是 ５０ 多年。 大学毕业以后， 从 １９６２ 年到 １９６６ 年， 我继续

在西北大学跟随马长寿先生读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 因为年代特殊， １９６７

年才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在博物馆待了 ６ 年左右， 又回到西北大学

当老师。

张帆： 为什么您选择到西北大学读书呢？

周伟洲：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内政治运动不断， 形势迫使我对现实

政治产生一种恐惧感和淡漠感。 选择考古专业， 喜欢古代史和考据， 就是

这种思想的反映。 选中西北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 而且有考古专

业。 当时考古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有。

张帆： 您的大学四年是如何度过的？

周伟洲： 到大学以后， 我还是拼命读书。 在农村劳动时， 遇阴雨天休

息， 也要从北沈家桥赶回学校借还书； 在 “大炼钢铁” 时期， 去灞桥背矿

石， 在公共汽车上也看书。 这种情况与当时 “大跃进” 的气氛极不协调。

结果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批判， 罪名是 “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

虽然我多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 但是舍不得放弃理想和学校

丰富的藏书， 所以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 逃进书海之中。 每天中午， 趁同

学们休息， 我就躲在阅览室的书架间读书。 一个借书证不够， 我又借了几

个同学的借书证， 到学校图书馆借书阅读。

大学四年， 我的阅读范围从文学、 历史转向了哲学、 经济学。 到大学

三、 四年级时， 我还试着写小说、 评论、 电影剧本、 杂文、 历史和哲学论

文， 这些习作虽然没有正式发表， 但锻炼了我写作和思考的能力。 同时，

我也认真学习各门基础课、 考古专业课和各类选修课。 系里一些著名的教

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四年的学习、 读书和思考， 使我在历史、

考古、 哲学、 经济学、 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并开始对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了系统的了解。

张帆： 大学毕业以后， 您继续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

周伟洲： １９６２ 年， 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 按我当时的想法，

想从事考古学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可是， 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

生， 只有我们系的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的研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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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最后我考上了。 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 是他真正引导我进

入史学研究的领域。

张帆： 您研究生阶段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周伟洲： 读研究生一共有四年多时间， 因为当时的形势， 我先后参加

了西安市郊李家村、 延安青化砭和青海省刚察藏族牧区的 “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 前后用去了两年多时间， 真正学习专业的时间只有一年多。 但是，

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 要我们一个星期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

文， 亲自批改。 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 如 《北狄与匈奴》 《乌桓与鲜卑》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 我的第一本专

著 《敕勒与柔然》， 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 由于恩师马长寿先

生的精心指导， 我的史学观和治学方法基本形成了。

张帆： 是不是因为您的积累比较厚， 所以后来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广？

周伟洲： 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专业是考古和中国民族史， 以后研

究的领域较广， 西北民族史 （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民族史）、 西

藏 （藏族） 史、 新疆 （西域） 史， 还有西夏和党项及中外关系史 （丝绸

之路） 等方面， 都做了一点儿研究。 由于大学本科学的是考古专业， 所以

也做了一些文物研究， 而且主要是研究与民族有关的文物。 因为主要是搞

民族史， 所以也涉及边疆的研究。

张帆： 您开始和边疆研究接触是在什么时候？

周伟洲： 是在 １９７３ 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借调回西北大学， 参加当时西北

几省编写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一书， 直到 １９７９ 年此书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 我学习到不少关于近代西北边疆的历史

知识， 撰写了几篇论文， 其中有一篇是 《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

略》， 刊载在 《历史研究》 １９７６ 年第 ３ 期上。

张帆： 能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吗？

周伟洲： 我们学校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现在只有 １２ 个专业人员，

没有你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的研究人员多。 主要是你们学校的支持力度太

大了。 希望你们越做越大， 取得更大的成绩。 我们陕西师大中国西部边疆

研究院， 是和院系平行的处级单位， 有一个 “中国少数民族史” 的博士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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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挂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 现在有 １００ 多个研究生， 包括硕士生和博

士生。 我们起步比较早， 比四川大学稍微早一点儿。 我评上博导是 １９９３

年， 是国务院最后批准的一批博导。 ２００１ 年我从西北大学调到陕西师大，

当时陕西师大成立了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年才改名为 “中国西部

边疆研究院”。 我把老师马长寿先生的学术传统都带过去了。

张帆： 我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在边疆学方向招了 １２

名硕士生、 ４ 名博士生。① 这是一个新兴的、 还在建设中的学科， 四川大学

开始有了第一批边疆学的研究生。 周老师对这些同学有什么建议？ 因为他

们未来都是我们边疆学研究的骨干人员。

周伟洲： 我 １９６２ 年开始读研究生， 跟马长寿先生学民族史。 但是政治

运动不断， 真正学习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其他时间都在搞 “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 在青海刚察， 青海湖北边待了将近一年。 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有

些缺陷， 比如与国外有关学术界没有什么交流， 我自己外语就没学好， 藏

文学了一年， 也没学好。 我对现在边疆学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希望就是，

研究西藏一定要懂藏文， 研究新疆一定要懂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文。

现在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就是做研究一定要关注现实， 这一点也希望现在的学生能够注意。 在这方

面我自己有点儿体会。

１９６３ 年我们几个研究生随马长寿先生到甘肃、 青海做民族调查。 在调

查访问的过程中， 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 全神贯注地听， 详

细地记笔记。 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 则满不在乎， 也不记笔记。 马老

师发现了这一问题， 当面批评我说： “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

族问题服务。 世上没有 ‘纯学术’ 的东西， 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

时的现实服务的。” 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 我开始认真思考史学与社会现

实的关系， 至今仍牢记着。

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 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 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英俄侵略西藏史》 的选题， 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形势出发才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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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确定的。 这篇论文在 １９８４ 年经过补充修改后，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

版， 获得学界好评， 有人甚至评论此书 “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

材”。 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 我虽然偏重于匈奴、 柔然、 鲜卑、 吐谷浑、

敕勒、 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的研究， 出版困难， 为学界所冷

落， 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都是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因此， 我对社会科学， 特别是新兴的边疆学要重视现

实、 为现实服务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

边疆学是一门综合、 交叉学科， 所以要求研究者既要 “专”， 即具有

较为雄厚的专业基础； 又要 “博”， 即对其他的学科如哲学、 政治学、 经

济学、 民族学、 人类学、 文学、 艺术等均应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视野开

阔、 研究深入。 这一方面， 愿与同学们共勉。

张帆： 请您谈谈编写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的情况。

周伟洲：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国务院下来个任务， 就是 “反修”。 要撰写

一本书， 由西北大学牵头， 西北几省联合编写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

史》。 这本书是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 现在还很有价值。 那时候经常往新疆跑。

住在乌鲁木齐的宾馆里， 讨论提纲， 开一些学术讨论会。 那时候新疆的民

族关系很好， 就是 “盲流” 多一点儿。 “三年自然灾害” 以后， 这些人都

是内地过去的， 因为吃不饱， 就去新疆找生活。 因为新疆地广人稀， 不管

在哪儿刨块地就能活下来了。 而且做小工什么的也可以赚钱。 “文化大革

命” 的时候， 兵团也取消了， 人员下放到地方。 后来又恢复兵团了。 其实

兵团的设置是有道理的。 中国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就有屯田， 有的地方一

个屯田点就有 １０００ 多人。 边疆屯田是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很重要的传统

之一。

最近几年新疆变化比较大， 特别是 “一带一路” 的建设， 新疆处于核

心区， 相信以后发展会更快。

张帆： 对于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您有什么建议？

周伟洲： 关于构建中国的边疆学， 我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 《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

该文回顾了中国边疆学从清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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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里我也提出了对构建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一些构

想，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学科发展上， 我在今天上午的论坛发言中也讲到， 我们在借鉴西方

边疆研究成果的同时， 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边疆学研究原有的优良传统， 不

能像现在有些年轻人那样， 一味跟着外国人跑。 这个倾向不好。 你把我发

在 《民族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上的那篇 《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

看看。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 我说： “学者借鉴西方中国边疆研究成果， 努

力探索中国边疆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

的发展和创新， 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 对国外一切有益和

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科技等，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但是， 我们也不

能跟在外国人后面， 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好的， 从而抛弃了中国研究自己

国家边疆的传统。” 这篇文章和我上午的主题发言是一脉相承的。

张帆： 谢谢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 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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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的机遇与挑战
∗

罗中枢∗∗

编者按：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２ 日 “第四届中国边疆

学论坛” 期间，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组

织的对罗中枢教授的深度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第四届中国边疆学

论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

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
访谈人： 杨鹍飞，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副研究员； 李昊，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副教授。

杨鹍飞： 您这些年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 并为国家建言献策， 希望我

国边疆发展得更好更快， 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您这种以国家需要

为导向的家国情怀， 是学者的一种自觉吗？ 或者称之为学者的使命担当？

罗中枢： 边疆研究涉及现实与历史交汇的宏大领域， 我对西部边疆问

题的关注同样缘起于现实与历史的际会。 从现实来说， 近年来边疆地区尤

其是西部边疆地区不安宁， 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关切。 周边不稳， 和平

发展环境就面临挑战； 边疆不稳， 改革攻坚克难就面临风险。 不管是对外

还是对内， 边疆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 国家的崛起、 人民的福祉、 社会的稳定， 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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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中枢 （１９５６～ ）， 男， 原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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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问题息息相关。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 “治国必治边” 的战略判

断。 我国西部边疆毗邻中亚、 西亚、 南亚、 东南亚， 周边地缘政治关系复

杂多变， 武装冲突与人道灾难频发， 恐怖主义与宗教纷争严峻， 特别是美

国实施 “重返亚洲” 战略， 对整个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乃至对中国

的和平崛起形成了压力。 因此， 边疆问题关乎全局， 边疆地区是国际与国

内两种风险的叠加地带， 是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战略大通道， 是我国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点， 也成为中央统筹国际、 国内两个大局

的重要抓手。

从历史上看， 边疆稳则国家安， 国力盛则边疆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 边疆地区处于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 一般

是民族聚居区域， 这些地带恰好也是治理上的薄弱区域， 面临政治安全稳

定、 干部队伍建设、 民生事业发展、 经济社会建设等领域的挑战严峻， 如

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边疆地区稳定、 发展、 改革的关系， 就可能形成影响整

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 “短板”。 四川大学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先驱者之

一。 作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华西协和大学，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成立

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这是中国

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 该学会创办了中国最

早的边疆研究学术刊物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形成了边疆研究流派。

在随后 “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 的全民族抗战中， 华西边疆研究与当

时的许多其他研究一样， 湮没在历史长河的深处。 但是， 华西边疆研究聚

焦边疆问题的理论视域、 探索边疆理论前沿的学术传统、 回应国家需求的

学术自觉传承了下来， 成为四川大学的重要校史和宝贵史料。 作为一名川

大人， 我深切地体会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中所蕴含的边疆研究情怀。

西部边疆还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十八大以来， 中央描绘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沿海和内地按照既定目标全面实现小康应该

不成问题， 真正的难点是在边疆民族地区， 尤其是新疆、 西藏、 云南、 广

西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 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历史欠账较多， 人与资

源矛盾突出， 贫困人口集中连片， 经济、 文化因素相互交织， 如何实现小

康建设的目标，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推进的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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